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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挂在一楼大堂上的画绢实在太明亮了
我一个人以歌，以舞，以写
只收进一束光

光的明亮让我着迷，也让我迷茫
我用它照来照去

多年以后，光终于照进一间
优雅的小屋，满室生华

看她手里的毛笔，像一匹天马驰骋
一路抖落清风、明月、春雨、夏荷

向我奔来，吐出楷书、行书、草书、篆书
在我脚下汇成一条诗意的河流

一群人走进河里，读诗，跳舞
画绢次第打开

于是河水送给我一把梯子
我假装俯身去捡河面一片叶子

时光开始弹起凌乱鬓角，我终于落笔
然后，照见我的名字蜿蜒流向了远方

夏至，把月亮放在火上烤

荔枝，朋友
举一杯红葡萄酒，逼出身体的月亮

今日起，阳气始衰，阴气滋长
还宜来一把火进补气血

小院架起火炉，丢一把竹条生火
把楼顶月亮放在火上烤

你看你看，天上一个月亮在火上
地上八个月亮在火上

无风，火舌向上，有风则向八方
让寒湿气生出花来，散落一片片

讲起人熊婆吓小孩的故事
一群人停留在了八岁，抬头望

圆圆的月亮，走向人家烟火
小院流淌月光

长寿，睡莲，使君子花悄然长出
月亮的心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
市人民检察院）

诗里的名字（外一首）

邓萍

我的老家山东威海，是一个三面环
海的小城。从妈妈家的老房子开车向
北、向西或向东，不出 20 分钟车程就能
看到海。住在海边，夏天最幸福的事儿
就是去赶海。

西面的海，在我的印象里叫张村
海。我小的时候，总有邻居阿姨喊我妈：

“大姐，走啊，去赶海啊！”“去哪儿啊？”
“张村海。”从此，这片海在我心里有了
名字。

张村海边上有一大片沙滩，由南向
北有 300米，中间被一座大桥隔断，桥上
是海参育苗的厂房，大桥以北的沙滩被
承包养殖，不允许入内，南边的沙滩可以
自由进出。这片沙滩盛产花蛤蜊和毛蛤
蜊，花蛤蜊是壳上带有花纹的小贝类，毛
蛤蜊是白色的贝壳像瓦楞纸一样接缝处
长着一圈细短黑毛的小贝类。有的全部
埋在沙里，就露出一个小孔呼吸，有的被
海浪掀翻在沙滩上，露出大半个壳，像撅
着屁股扑在地上的熊孩子。

夏天赶海，尽量挑选农历每月初
一、十五下午 5点以后。此时太阳已经过
了最毒的时候，潮也已半退，橙色的余
晖轻纱般铺在沙滩上，风也温柔，海滩
上这一堆那一簇都是赶海的人。有拿小
耙子耙来耙去的，黑色的钢丝摩擦着杏
色的沙砾，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有拿
着奶奶家大漏勺来的，在刚退下水去的
松软的沙滩上舀上一大勺沙赶紧把漏
勺送到水里，沙子随水流冲走，三个五
个文蛤或十个八个海瓜子就漏了出来。
海滩上时不时传出“哇，又有又有”的感
叹声，这多是外地游客在感叹大海的神
奇与慷慨，本地人早已见怪不怪。

最淡定的是土生土长的老奶奶们。
她们是赶海界的“一姐”，头上戴着两侧
缝着半块手巾做遮阳帘的大草帽或者
是一块或红或绿的纯色头巾，腰上系个
松紧带穿着塑料泡沫做凳体的“腰凳”，
站起来皮筋上提就挂在腰上，蹲下去就
是个很好用的小凳子，轻便又随身。哪
里的花蛤蜊最多，哪里的毛蛤蜊最大，
奶奶们对这片海滩比对自己家的后院
了解得都透彻，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熟
练的挖掘技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挖满
一个玻璃丝袋子的蛤蜊。还有腰好的年
轻小伙子，带上祖传的九齿钉耙，把耙
子用一根绳子系在腰上拖着耙子在水
里走，后面跟着一个人打配合，感觉咯

噔一下就下水去摸，就是一个毛蛤蜊或
黄蚬子。

贝壳类熬汤爆炒都鲜美，但对于我
这种静不下心去抠去挖的人，更好的是
扫撮撮儿。撮撮儿是一种小钉螺，它得
名撮撮儿，是因为它不是捡的，而是撮
的。潮水退去靠近海边还沾着海水湿气
的地方常见乌压压一片，靠近一看，哪
哪都是撮撮儿，拿着扫把和簸箕把它扫

成一堆然后撮起来，不一会儿就装满一
小盆。撮撮儿个头小出肉少，大人们嫌
麻烦不屑吃，却是小孩的好零食。用老
式钥匙孔把尾巴掰去，放嘴边一吸肉就
出来了，肉小小的艮啾啾的，有种螺肉
特有的鲜甜。傍晚，和几个小伙伴一起
半围着家里的饭桌，桌子上有一小盆煮
好的撮撮儿，电视上播放着中央电视台
的《大风车》节目。小孩们两个人分一把

铜黄色的老式钥匙，你一个我一个轮流
着拿钥匙把撮撮儿尾巴掰掉，然后放在
嘴里一吸，肉进到嘴里，壳留在嘴边，轻
轻用力一吹，撮撮儿壳“叮”的一声落在
旁边用来装壳子的白底红花瓷盘子里。

能用撮子装的除了撮撮儿，还有杀
马蟹。退潮后，张村海最外边的沙滩上
密密麻麻散布着很多小洞，小的只有小
指甲盖大小，大的有婴儿拳头那么大，

旁边堆着像六味地黄丸一样大小圆溜
溜的沙球，这些是杀马蟹的洞。抓杀马
蟹要赶在晚上，杀马蟹出来吃东西的
时候。这时候你听沙滩上扑簌簌的，是
蟹腿和沙砾摩擦的声音，用手电一照，
密密麻麻的杀马蟹忽地散开，像风吹
过的麦田。带着笤帚、撮子和水桶，一
边扫一边往桶里倒，堪称五分钟一桶
蟹。南方有用杀马蟹制沙蟹酱做调味
料的，而我老家那边盛行的吃法是油
炸。洗净之后把蟹脐连带肠子一起扯
掉，过油炸成金黄色再撒上椒盐，带壳
吃又香又酥，我妈小时候经常给我这么
做着吃，说能补钙。

想抓大螃蟹，得去北面。北面我们
经常赶海的地儿叫小石岛，是一片有大
块大块岩石和数不清的碎石铺就的海
滩。跟沙滩的一望无垠不同，岩石滩不
仅有自己高低崎岖的独特美景，也生长
着和沙滩完全不同的“海鲜”。在岩石滩
赶海考验眼力，石头上常长着鲍鱼和石
鳖，还有野生的牡蛎，远远看去和石头
浑然一体。起鲍鱼要眼疾手快出其不
意，绝不能犹豫不决，否则越吸越紧。石
鳖和牡蛎则像有根扎在石头里一般，需
要用生铁做的铲子或者生蚝刀才能起
下来，普通的铲子一使劲就弯了。

石头的下面是螃蟹的家，每翻起一
块石头就有一个举着钳子跃跃欲战的
铁甲斗士，有头铁的赤甲红，也有花盖
儿。花盖儿，有人也叫它“石头蟹”，是因
为它蹲在水里不动时跟石头太像，足以
以假乱真。抓螃蟹可以上夹子，就是网
上的“垃圾捡拾器”，而我更喜欢用手，
戴着绝缘手套从螃蟹背后下手，捏住它
左下或右下的腰腹，基本上能稳稳拿
捏。有时赶上风大水浑也会发挥失常，
被螃蟹钳了手。大螃蟹凶猛自不必提，
小螃蟹也不遑多让，钳人就像泼辣小媳
妇掐人软肉，明明只捏住了一点肉，却
高低能给手指留下块青紫血痕，这大抵
也是我为吃付出的代价。

西边的海讲了，北边的海讲了，东
边的海有什么好东西？东边可不是赶海
的地方。东边是威海港，港口停泊着往
返辽宁大连和韩国的客船、货船，隔海
坐落着一座叫刘公岛的小岛，岸边还有
一尊雕像，那是美丽的海螺姑娘。这些，
都是我们守护的风景。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
察院）

夏天，赶海去
任春香

和老阮的初识，是在一次下班时，
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同事们都朝大门口
走去。那时，我刚来单位工作，总是迫不
及待地想了解单位里的一切，一位同事
指着离开的人群向我逐一介绍：“……
那个有些许白发、身材略显发福的人叫
阮金龙，他是第三检察部的检察官，大
家习惯叫他‘老阮’。”那时，望着人群
中的老阮，映入眼帘的只有那浑实的
背影，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同。直至
后来我调到第三检察部工作，给老阮
做助理，时间推移，这背影竟让我有一
种复杂的情感……

1.
刚 接 触 刑 事 执 行 检 察 工 作 没 多

久，总会听见同事们说：“阮主任，你衣
背的褶皱越来越明显了，该回去熨一
下啦！”那时，我总以为这是一种调侃，
殊不知这是对老阮的一种赞许……

按 照 上 级 的 部 署 ， 我 迎 来 了 刑
执 工 作 的 第 一 个 挑 战 —— 参 加 监 所
巡 回 检 察 。 在 各 自 领 受 任 务 后 ， 巡
察 组 成 员 便 入 驻 工 作 地 点 。 望 着 堆
积 如 山 的 档 案 资 料 ， 毫 无 头 绪 的
我 ， 陷 入 一 阵 迷 茫 之 中 。 好 在 此 次
有 刑 执 老 兵 老 阮 的 参 与 ， 他 便 成 了
我最佳求助对象。

“阮主任，这个械具使用表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问题，该有的记录都有。”

“不能只看械具使用表，要按照操
作流程，结合审批表、台账、解除使用
表等一并审查，发现问题后，要作好记
录……”

“阮主任，您帮忙看下，这个执行
线索该怎么审查？”

“阮主任，这个案件报告您帮我斟
酌下？”

…………
我总是用各种问题袭扰着老阮，

他则是不厌其烦地指导我。渐渐地，我
似乎开始犯懒了，这种“依傍”竟越来
越重。我有点好奇，老阮参与巡察的次

数屈指可数，为何竟像个“百事通”？
这晚，我来到办公室加班，走到走

廊，透过窗户，看见老阮倚靠椅背，手捧
书籍，潜心钻研。此时我终于明白，老阮
无数傲人“成绩”的背后，是无数个日日
夜夜的钻研和打拼。老阮站起身来，衣
背后的褶皱，在灯光的照射下尤为明
显。感觉到我的到来，他扭过头来微微
一笑：“你也过来给脑子充电啊？”

此后，我又像以往一样向老阮求
助，可老阮并没有“慷慨解囊”，他总会
以各种理由“离开”，给我留下的只有
那衣背上密密麻麻的褶皱。我有些失
落，只得自己伏于案前，沉下心来翻看
各类规定……

巡察临近尾声，我完成了巡察报
告的撰写。说实话，我并不那么自信，
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只得硬着头皮
再向老阮“求助”。没想到老阮看过后
竟说了一声：“搞得不错啊，一看就是
下功夫了！”说罢便走到门口活动了起
来，我也上前去，跟着老阮一起伸了个
懒腰。“年轻人，要注意下形象，衣服都
皱巴巴成什么样了。”老阮看着我说。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我深吸
一口气，朝办公室外看了一眼，没想到
楼下曾含苞待放的花儿，此刻竟开得
如此鲜艳。

2.
老阮是个很爱给自己找“麻烦”的

人。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和老阮一
起下乡走访了，每到一个司法所，他总
要先跟社区矫正对象见个面，拉一拉
家常。

“小王，你今天来社矫中心报到，
搞思想汇报啊？”

“阮检察官，你还记得我啊？”小伙
一脸诧异。

“当然记得。你可要好好表现啊。
考验期结束后，不要再赌博了。”

作为一名刑执老兵，老阮时刻关
注着社区矫正对象的动态。每一名社
区矫正对象的基本信息，他都了如指
掌，社区矫正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此敬
佩不已。

“老阮，这么热的天，还过来啊，辛
苦你了 。”司法所负责人程红（化名）
说。

“负责几十号社矫对象的管理工
作，你们更辛苦。之前因醉驾而入矫的
张成（化名）这段时间表现怎么样？”老
阮问道。

“他现在每天都能按时签到，表现积
极，家里的生意也搞得红红火火……”

从他们的言语间，我得知，张成是
本地一名颇有成就的企业家，在本地
和武汉经营一家快递公司，去年年底
因醉驾入矫。刚入矫时，张成觉得自己
犯的事没多大，认为天天报到学习，严
重耽误了他做事，对矫正管理有抵触
情绪。没想到老阮竟主动将“麻烦”揽
下，多次上门耐心开导，慢慢地张成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一来二去两人也
成了“君子之交”。

“走，我们去张成那里再看看。”老
阮扭过头来对我说。

我们在一排民房前停下。房前几名
工人正在分拣着快递，一个皮肤黝黑、
身着工作服的人快速走向我们，一把握

住老阮的手，说：“阮检察官，你又来看
我了啊，哈哈哈。”“是啊，看看你。最近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和
老阮说话的男人正是张成，两人你一言
我一语，气氛瞬间热络了起来。“我今年
又请了两个工人，店面规模扩大了一
倍。”“真不错！”老阮说，“你武汉的店现
在怎么样了？”没想到这顺嘴一问，竟让
张成尴尬了一番……

原来，为了更好地接受社区矫正管
理，张成将武汉的门店委托给他人打
理，效益并不理想。“你怎么不早点告诉
我，你可以向管理单位请假，也可接受
异地监管啊。”老阮有点“生气”地说，

“ 行 了 ，这 两 天 我 帮 你 把 这 个 事 处 理
好。”我心里说：“得，工作量又增加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与老阮奔走在
为张成联系审批、异地监管的路上。由
于涉及不少部门，程序复杂，这一路下
来并不轻松，老阮检察制服背后的汗
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当老阮把批准
单交到张成手上时，张成竟半天说不
出话来。

回去的路上，老阮对我说：“我们
多做一点，人家就多方便一点。”听着
这句话，回想这些天的种种，我似乎明
白了，为何老阮的衣背总是留有汗渍。

3.
夏天的蝉儿让人感觉聒噪，但这

些天的办公室却异常安静。老阮在 7 月
退休了，大家纵有千万不舍，但都化为
无言。此刻，老阮收拾东西装箱的声音
竟如此“刺耳”。

“阮主任，我来帮你一起收拾吧！”

我上前说。
“好啊，那你帮我把书柜里的东西

收拾一下，麻烦你了。”老阮憨憨一笑。
得益于身高臂长，清理书柜我并

不觉得吃力。我将书一本一本地拿下，
按顺序在箱子里摆放好。老阮的这些
工具书，出版日期跨越 40 余年，好多书
因为被翻看的次数太多，外表早已“惨
不忍睹”。书柜里摆放着一幅照片，那
是年轻时的老阮，阳光自信的面庞，高
大浑厚的身材，似乎有着无穷的力量
从身体中迸发出来……

“阮主任，衣柜里面的制服也要收
起来吗？”我问。

“也拾掇一下吧，我总不能‘鸠占
鹊巢’吧？”老阮笑道。

衣柜里是老阮各个时期的检察制
服，有点像一部浓缩版的个人“检察奋
斗史”。每件制服拿在手上，我总免不
了好奇地端详一番，想从中发现点什
么，再叠好放进收纳箱中。每件制服都
有不同程度的磨损，衣背的不平整和
褪色似乎是制服的标配。最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制服的尺码在不断变小，肩
宽缩紧不少……

收拾好一切，我的思绪又飘回到
最初和老阮一起办案的日子。那时出
门，老阮总是背个双肩包，包里的案件
材料、文书一应俱全。我记不起从什
么时候开始，双肩包变成了手提包，重
量丝毫未减，印象中只记得老阮说过

“手提包拿着方便”。那段时间，老阮
身上的药膏味出卖了他——肩周炎犯
了，而且愈发严重。从双肩包到手提
包，从衣服的大码到小码，这些细节不
断地在我脑海中掠过……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同事们都
向老阮表达了不舍，在办公楼前老阮
同大家一一道别。到我时，老阮和我紧
握了一下手，说：“好好干，这一摊子事
要靠你啦！”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检
察院）

老阮轶事
刘运泽

小马，内蒙古赤峰人，我的同事。她用
聪明、勤奋和率真，叠加出了平而不凡。

那年，参加员额检察官遴选。单论资排
辈的话，她入院不久，不在备选之列。可小
马既不看资也不瞧辈，天天认真学习备战，
结果创造遴选检察官文化考试的奇迹——
位居单位第一名。关键是比第二名整整高
11分。11分是什么概念？意味着民主测评
环节单位领导班子的投票不计，普通干警
只需五分之三投她，她立马可以顺利入
额。有朋友建议：“稳妥起见，挨个办公室
走走或打打电话吧。”小马未加思索就拒

绝了。民主测评结果公开：小马得票最多。
朋友兴奋地说：“原来你心里早有底了。”
小马说：“不是心里有底，而是心有底线。”
这话，有点意味深长。

入额后开始办案，小马经常加班。
工作日下班后加班，周六周日还经常牺
牲一天。一天，门卫大爷实在忍不住，
说：“天天加班，你真辛苦。”小马答：“辛
苦谈不上，确实有点忙乎。”

门卫大爷说辛苦，不假；小马说有点
忙乎，也是真。为啥辛苦为啥忙，别人咋
想咋看不知道，小马心里门清。刚开始办

案，业务不太熟，恰好那段时间案子又
多，最主要的是，一直以来要求自己工作
做实做细做精，累积成了辛苦和忙乎。不
过这辛苦和忙乎总有收益，前段时间一
起刑事案件的调解，让小马颇为得意。

那是一起故意伤害案。只因话赶话
拌嘴，侄子和婶子动了手。小马心想，这
样的亲属不应该发生这样的行为。进一
步了解，果然两家平日无冤无仇，关系还
不错——如不相往来，也没有机会拌嘴
打架。小马决定当回“说客”，给双方说道
说道。这样想当然简单，但心理压力却来

得真。因为这案子，派出所和村里已经进
行过多次调解，可就是没个着落。

小马的心态，有点像面对那次入额
遴选考试。她和同事来到双方当事人家
中。侄子家人表现不错，认识到与长辈动
手不对，有调解的意向。婶子家怨气很重，
反复强调动手打长辈不仅犯法，人情世理
上也说不过去。那位叔叔尤其激动，说：

“法律要是不公道，我自己讨说法去。”小
马一句“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拉近了两人
的距离，接下来当然是进一步地说亲情讲
法理。说起来是老生常谈，调解的案子不

都这么办吗？实际上，不同案情不同当事
人，每次都要谈出不同的内容，这次也不
例外，叔叔家也有了调解意向。

小马决定趁热打铁。为了这“铁”打
得顺利，思来想去再借点“火”。于是就
跟主管副检察长汇报，主管副检察长也
给力，不仅和小马携手上阵，还帮着联
系了镇里，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一起
出手，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返回单位已是月上柳梢。小马第一
次感觉，月色居然会因自己的心情而美
丽。四天三调的这个案子，后来被辽宁
省检察院评为优秀案例。

业余时间，小马喜欢绘画。一次，她在
微信朋友圈发了幅画作，斩获不少赞誉。
没想到小马回复道：“这是我女儿画的。”

小马名叫马志杰，现在我院第一检
察部工作。

（作者单位：辽宁省凌源市人民检
察院）

小马其人
陆宝华

海边风景 阿阳摄影作品

别用恋恋不舍的眼眸
勾留我这有野心的牛犊
犊儿要越过那些山那些水那些谷
去遥远的地方，寻梦
即使路途凶险，也可能粉身碎骨

城市一天天红肥
山乡一次次绿瘦
拔节生长的高楼
涌起层层海浪
模糊了我的张望
让我看不见山，望不到水
于是，莫名间就有了乡愁……

我要回去了
山乡的坡坎路
请不要阻挡我回家的路
我要用带茧的手和宽厚的肩头
以及这些年血与汗、泪与痛
换得的积蓄
在故乡的山地上绘制蓝图

我要回去了，别阻拦我
融入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光
弃我多年放逐的梦
让我沉醉在故乡之夜的睡眠中……

城市杂咏

高大的楼群织成城市的森林
放飞扑棱着翅膀的鸽群
装饰城市的风景
城里人见之熟悉
乡下人见之惊奇

总是感慨，路与路相连
心和心并不一定相通
通向每幢楼房的柏油路
喇叭和马达喋喋不休
与变换着颜色的红绿灯一起
搅动城市的热闹与蒸腾

回家的路在车轮之下
相识的人在车窗之外
豪华的铁门配上外瞄的猫眼
表达城市中流行的一眼千年

（作者单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检
察院）

寻 梦（外一首）

安昌勇


